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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扫描二维码阅
读《新黔中行·村
寨采风》专题报道

编者的话

为什么要发展乡村旅游？在 《新黔中
行》 里，我找到一个颇具日常性的回答：
对旅客而言，恰似人生的航船偶然停泊在
静静的港湾；而对乡村而言，则是寂静的
港湾等到了更多“回家”的船。

“回家”总是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
情感联系，“寻味乡愁”一度成为发展乡
村旅游的最佳代名词。抛开感性思维，乡
村与“回家”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理性沟
通，引导人们回归纯粹和本真，构建人与
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和谐统一。近年来，

“回归本真”在乡村旅游中变得越发重要，
也成为许多人一路向前的决心和理由。

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李成举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道理深信不疑。为
了保护红旗村的“金海雪山”，他小心翼
翼呵护着村里的李树林，在他看来，这是
红旗村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让家乡
回归自然的最佳机遇。守住家乡特色自然
资源让李成举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 《贵
定县红旗村：金海雪山 花期之后》 一文
里，作者记录下红旗村的旅游状态：“红
旗村人的美好生活已不再限于花期。”

文旅融合的路径就是文化贴近生活、
旅游回归生活。在 《龙里县平坡村：“农
民画家”兰开军》 一文里，回到家乡驻村
的兰开军看见到了乡村原生活的美。他开
始重新审视平坡村，寻找乡村区别于城市
的文化特性和本真属性，开发出属于平坡
的乡土文化。他带着大家在刷了白漆的墙
上作画，让整个村庄回归生活的原真和原
态，引来了游客也助推平坡苗画走出大
山、走进学堂。

作家余秋雨说：“文化是一种养成了
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在 《惠水
县好花红村：“好花红”的文旅效应》 一
文中，便讲述了一个“当文化成为生活方
式”的故事。

布依族民歌 《好花红》 脍炙人口、流
传已久，它改变了一个村的发展际遇，也
让许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非遗传承人王
科国就是其中一个。从传唱它到继承它，
最后再因此吃上了旅游饭，王科国对 《好
花红》 的感情不言而喻。当文化融入生
活，那么诗意无处不在。随着乡村振兴不
断推进，好花红村的文化血脉愈加活跃，
那一抹“乡土本味”在发展中渐渐浓郁。

山水风光、乡土之韵，都是大自然最
本真的存在，都是生命意蕴的丰富展现。
无论是红旗村、平坡村，还是好花红村，
它们的发展都与自然生态并肩齐走，在旅
游体验空间里以人与生活作为原点，保持
着独立的“本真”。或许，回归本真是一
条漫长的道路，但李成举、兰开军、王科
国等乡村建设者却怡然自得，一直积极、
向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向秋樾

大约 15年前的春天，有慕名而
来的老年游客，特意穿着羽绒服来
到盘江镇红旗村的金海雪山，看着
眼前郁郁葱葱的景象有些迷茫。他
抱着一种受骗的心情发问：“金海在
哪里？雪山又在哪里？”

旁 人 指 着 一 望 无 际 的 油 菜 花
田，道：“这就是金海，金灿灿的油
菜花海。”又指着远处的山坡，道：

“那就是雪山，白茫茫的李花如白雪
覆盖山坡。”

讲完这亲眼所见的故事，李成
举笑着摇摇头，那大概是他第一次
见到有游客误解了“金海雪山”的
意思。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在后
来的 10多年里，依然偶尔有一些没
做过攻略的游客，冒冒失失来到这
里想要爬一爬雪山。金海雪山既没
有海，也没有雪，但有油菜花和酥
李这两样宝贝，金海雪山的诞生全
都有赖于这两种植物的广泛种植，
李成举既为此骄傲，也为此担忧。

采访时，花期刚过，没有见到
“ 雪 山 ”， 也 错 过 了 “ 金 海 ” 的 花
期，我只好在农庄里等着李成举的
到来。他从村里赶来，给我们泡了
一 壶 茶 ， 便 开 始 聊 起 金 海 雪 山 的

“前世今生”。
“说起所谓的‘雪山’，其实也

是无心插柳的事。”李成举的记忆闪

回到 20世纪 80年代，眼前仿佛浮现
出当时丰收的情景。“你是贵阳人，
你肯定晓得，以前我们红旗村的酥
李在贵阳可是出了名的。”提起当地
盛产的酥李，他不禁有几分自豪。

那时，土地包产到户，红旗村
落海寨的人们对酥李钟爱有加，家
家户户都种了一些。每年到了 5月份
左右，青色的果子挂上枝头，落海
寨的人们便掀起一阵丰收热潮。

贵定县地理位置优越，距离省
城贵阳仅 80公里，又处在重要的交
通枢纽之上，多条铁路、公路在这
里交织出密集的交通网络，外出非
常方便。即使当时的红旗村内依然
泥巴路纵横，但出村进城并不算难
事。于是，村民们便不辞辛苦地挑
着酥李去往省城贵阳销售。

这种酸甜适口的酥李在贵阳广
受欢迎，山坡上的树林越来越密。
2000年后的某个温暖春天，被酥李
树覆盖的山坡一点点被染成白色，
满山李花竞相开放，一簇簇如定格
的 雪 花 ， 让 整 座 山 看 起 来 毛 茸 茸
的 。 酥 李 的 连 年 丰 收 让 人 心 情 大
好，生活富足也让人感觉眼前的景
象很是惬意，红旗村人在邻村音寨
觅得一处临河的地方，将此处命名
为“小花溪”，一边赏花一边游玩，
自得其乐。

李成举只隐约记得，自从李花
开满山坡后，红旗村连同音寨都越
发热闹起来，每年 7月中旬的布依族
节 日 ， 村 民 们 总 会 聚 集 在 “ 小 花
溪”，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过节。2005
年，李成举成为红旗村党支部书记
后，陆续有人提议在村中举办李花
节，或许能借机发展旅游。而县里
早有此意，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很
快来到红旗村，动员村民合力将此
地打造成景区，连名字都想好了，
就是富有诗意的“金海雪山”。

虽然没有海，也长年不见一点
雪，但这金色的油菜花田和被李花
染白的山坡与这名字十分契合。听
说家乡要迎来改变，红旗村的村民
们 空 前 团 结 ， 一 致 应 和 县 里 的 决
定。李成举感觉动员工作从未如此
顺利过，请村民们参与道路修建，
年轻劳动力便倾巢而出，投工投劳
把时间都用在了工地上。很快，金
海雪山景区初见雏形，贵定“金海
雪山”冰脆酥李节的举办，迅速拉
开了景区的帷幕。

游客闻讯而来，见惯了市面的
村 民 也 伺 机 而 动 ， 打 糍 粑 、 做 甜
酒，带到景区里售卖。而李成举在
旅游部门的动员下，也将自家民房
改造成为农家乐，打造出村里为数
不多的可以接待游客吃饭的地方。

然而，果期短暂，游客和采摘一
空的酥李一同散去。红旗村仅热闹了
不到一个月，便又恢复了平静。显然，
酥李的季节性太强，让红旗村的人们
无法长期享受旅游的红利。

红 旗 村 的 村 民 们 陆 续 外 出 打
工，年轻人一个个走出了村庄。李
成举一开始并未觉得有何不妥，但
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发现，村里
的李树开始老化，收成逐年减少，
连春天最壮美的“雪山”看起来也
有些稀薄了。他有些束手无策。

转眼到了 2015年，脱贫攻坚工
作在村里如火如荼，李成举也适时
提出了自己的忧虑。“酥李和油菜花
是金海雪山赖以生存的两大要素。
现在村里大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
酥 李 没 有 人 管 护 ， 这 两 年 老 化 太
快，如果我们再不采取一点措施，
这个招牌搞不好就……”

李成举说得在理，县里的旅游
部门也作出行动，很快引进了四季
花谷公司对景区进行打造和管理。
有了专业的公司入驻，金海雪山又
迎来令李成举感到兴奋的变化。他
看到新的基础设施一点点建成，天
下粮仓、乡愁园、稻梦空间、人民
公社……这些他从未想象过的新景
观，逐一进入到红旗村村民们的生
活之中，不少没有外出的村民，也

在景区内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入驻的不仅有四季花谷公司。

2018年，又有一家公司被引进到红
旗村，与村民们产生了更为紧密的
联系。李成举牵头成立的村集体合
作 社 ， 与 这 家 公 司 合 作 建 了 一 座

“升级版”的农家乐，命名为“依山
依水生态农庄”。

“ 其 实 ， 我 觉 得 还 远 远 不 够
……”虽说这几年的改变，已经让
金海雪山成为国家 4A级景区，知名
度也早就打到了省外，但李成举依
然忧心忡忡。

外出的村民大多过上了富足的
日子，不愿再回乡种树，这让李成
举感到无奈。不过，他已经有了解
决方案，“我想再等个一两年，现在
景区发展还不错，如果年轻人还是
执意要出去，那就从村委的角度来
组织管理，流转土地，引进公司，
继续把我们的品牌维护起来。”

草长莺飞的季节里，金海雪山
已经过了最佳观赏期，但李成举依
然 每 天 来 农 庄 打 扫 卫 生 、 维 护 设
施。他知道，到了周末或假期，周
边城市的人们还是会来这里烧烤、
游 玩 ， 度 过 短 暂 却 美 好 的 闲 暇 时
光。金海雪山没有海，也没有雪，
但这时光飞逝的十几年里，红旗村
人的美好生活已不再限于花期。

贵定县红旗村：金海雪山 花期之后

见到兰开军时，他和照片上的
形象出入不大。他穿着蓝色的苗族
风 格 布 衣 ， 脸 颊 上 依 然 有 两 团 红
晕，大笑起来隐约能见到右脸上浅
浅的酒窝。在那短暂的两三个小时
交谈中，数个兰开军不同时期的形
象，如一幅幅人物工笔画般，生动
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兰开军生于 1972年。过去，在
偏远深山中的平坡苗寨，苗族妇女
会将苗绣纹样设计画在硬纸板上兜
售 ， 屋 外 总 会 不 时 响 起 “ 卖 花 样
喽！”的吆喝声。兰开军喜欢听这样
的 吆 喝 ， 他 更 喜 欢 看 母 亲 画 的 花
样。读小学之前，他就开始抓着笔
画简笔画。到了小学，更是一发不
可 收 拾 ， 他 照 着 连 环 画 临 摹 ， 画
《三国演义》《西游记》，画完带去学
校给同学们传阅，凭这个本事，他
也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小孩。

原本怀揣着专业美术院校之梦
的兰开军，却因为家中贫困，无法
继续追梦。直到高中毕业后的某一
天，曾经的历史老师联系上他，透
露了一个信息：“县职业学校的工艺
美术班正在招生，老师是从中央美
术学院毕业归来的何苦，你这么喜
欢画画，去报名吧。”

1993年，兰开军生活中消失的
色彩又回来了。一年后，工艺美术

班结业，兰开军的美术之路却正式
开启，他成了何苦的徒弟。

彼时，何苦在县文化馆工作，常年
走乡窜寨开展文化活动，还将三元镇
的河边寨打造成农民画艺术之乡。兰
开军向何苦提起自己的老家平坡：“平
坡的苗族文化和风俗都保留得很好，
我想，是不是也能在那里做一个农民
画艺术之乡？”兰开军瞄了一眼何苦的
反应，老师似乎轻轻点了点头。

很快，何苦就向县里申报了这
个项目，让兰开军带路前往平坡。
此后的一个多月中，师徒两人白天
组织百位村民学习绘画，夜里便住
在兰开军并不宽敞的家中。即便条
件艰苦，却并不影响两人发现惊喜。

一个苗族人骑在马背上，肩上
却有三个脑袋，中间那个脑袋正面
向 前 ， 两 边 则 是 一 左 一 右 两 张 侧
脸 。 何 苦 见 到 这 幅 画 不 禁 拍 案 叫
绝，立即找到作者聊了起来。这位
名叫“依朵”的姑娘十分羞涩，怯
怯地解释道：“我就是想画一个人骑
在马背上东张西望，不知道怎么去
表达，就画了 3个脑袋……”

“这手法简直像极了马蒂斯和毕
加索！”何苦欢呼。

如此高的评价让兰开军惊喜不
已，他隐约明白了该如何教授苗族
老乡们创作农民画。“苗族妇女从小

画花，那些流动的线条几乎都已经
刻 进 了 肌 肉 记 忆 。 画 画 对 她 们 而
言，就像装在瓶子里的酒，有丰富
的内容，但需要引导她们把‘酒’
从肚子里倒出来。”

密集培训了一个多月，何苦与兰
开军两人便回到县城。兰开军在县城
既没有栖身之所，也没有工作，只能
偷偷住在何苦的办公室里。有时，他
也会颠簸两个多小时回到平坡，背起
画板，戴上斗笠，一边吹着竹笛一边
在村里四处为人画像，以此挣点糊口
的钱。贫困潦倒的生活过了许多年，
兰开军却从未放下画笔，对平坡的农
民画画师们更是十分用心。

当初培养的年轻画师陆续南下
打工，村里最终只剩下 10余位年纪
较大、出不了门的老画师。兰开军
去县里相关部门求助，又向恩师何
苦吐露心中的焦虑，终于邀请了电
视 媒 体 去 往 遥 远 的 平 坡 做 新 闻 报
道。此后，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也闻讯而来，兰开军一
遍遍地带着记者驱车驶上颠簸的公
路，摄像器材在车里“哐啷”作响。

“快看，你们又上电视啦！”兰
开军时常指着电视里的新闻向村民
们吆喝，大家脸上有显而易见的光
彩。兰开军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2006 年，平坡村成立了贵州首

个村级农民画协会。2007年，兰开
军倾尽积蓄，同时又向县里提出申
请，在县城开了一间画廊，专门售
卖平坡苗画。他知道，兴趣、荣誉
固然能让人们点燃作画的激情，但
贫穷会限制人们的创作欲，只有让
大家看到，画也能换来钱，或许才
是让平坡苗画持续生存的方法。

回乡培训、收购苗画，再放到
画廊里销售，这确实让平坡的画师
们来了兴趣。为农民销售作品的举
动，也让兰开军在 2007年获得了贵
州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两年后，
他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县文化馆
工作，这也为他后来推动平坡苗画
继续发展提供了更大便利。

他与何苦时常通过文联、美协等
途 径 ，向 各 类 展 览 推 荐 平 坡 苗 画 。
2010年，他们组织平坡画师创作作品
参加全国农民画展，有 7件作品收藏
于浙江美术馆，2件作品刊发在 《美
术》 杂志上，作者获得了收藏的费
用。2018年，有两幅平坡苗画被江
苏美术馆典藏，典藏费用为每幅画 2
万元。兰开军将这笔钱交到作者手
中 时 ， 对 方 差 点 惊 掉 下 巴 ， 感 叹
道：“我在外面打工，一年可能都挣
不了这么多，一幅画这么值钱吗？”

画师们热情高涨，创作的作品
也越来越多。2017年，兰开军被派

回老家驻村。他换了一个角度，重
新审视自己生长的地方。人们不仅
在纸上作画，也开始在刷了白漆的
墙上作画，平坡苗画也不再局限于
绣娘之间，同时也走进了学堂。

“老家这么美，想让更多人来看
看。”2018年，龙里县被确定为全国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之
一，平坡村也获得“贵州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称号，兰开军心中又萌
生出一个更长远的愿望。他希望平
坡村能变成一个旅游村寨，人们来
这里看最具特色的乡村，画师们也
能画下每天都在变化的新乡村。

不久之前，兰开军突然每天都更
新一条微信朋友圈，每一条都是一幅
画作，统一名为《我的驻村日记》。12
幅画作，以独特的风格记录了他驻村
时的所见所闻，那支紧握了 30余年的
画笔，至今仍紧握在他的手中。

30 余 年 ， 恍 如 昨 昔 ， 其 中 冷
暖，只有兰开军自己体会最深。每
次当他深感无力时，总会梦回高中
最后一节历史课的课堂。那位为他
指引了梦想之门的老师正站在讲台
上，沉默良久，吐出一句话：“今天
最后一堂课，我不再讲什么知识，
只送你们一首莱蒙托夫的诗。”他转
过身去，黑板上出现工整的字迹，
写下诗的名字：《假如》。

龙里县平坡村：“农民画家”兰开军

贵州上万个村寨，或以方位命
名，或以地标命名，唯独惠水县的
这个村是以歌来命名的，这在全国
都极为少见。

好花红镇的好花红村，过去叫
做辉油村，在与邻村合并为辉岩村
的 6 年后，又正式以“好花红”来
命名。这个名字让人们对这村寨的
历史一目了然，脍炙人口且已被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的
《好花红调》 就在此地发端。

在此之前，我虽没去过好花红
村，但也常常在各种文化和旅游新
闻中看到它的名字。“2014 年，好
花红村被授予‘全国首批少数民族
村寨’”“2017 年，好花红乡村旅
游 区 正 式 批 准 成 为 国 家 4A 级 景
区”“2020 年，叶辛好花红书院正
式 揭 牌 ， 著 名 作 家 叶 辛 任 名 誉 院
长”……诸如此类，都是对当地人
而言能称得上“大事件”的新闻。

一首歌而已，竟能作出这么多
文章？好奇心驱使我来到这里一探
究竟。

我在村口的“咆汤农家乐”见
到了店主王科国。他坐在院子里的
长 椅 上 ， 斜 靠 着 身 子 ， 轻 巧 地 哼
唱：“好花红来，好花红诶，好花
生在刺藜蓬诶……”

“他就是我们这里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好花红调》 代

表性传承人。”带我在村里参观的
村干部介绍。我内心有些惊讶，说实
话，仅从外表来看，他略显粗犷的外
形与布依族的柔美曲调反差不小。

“ 以 前 村 里 完 全 不 是 这 个 样
子，我的日子也没这么安逸。”王
科国唱歌时的声音清澈柔亮，但说
起话来竟带有一丝沙哑，“大概是
在第一届好花红艺术节举办之后，
村 里 才 开 始 有 了 游 客 。” 那 年 11
月，在临时搭建于村中的隆重舞台
上 ， 王 科 国 见 到 了 蒋 大 为 、 李 丹
阳、龚琳娜等知名歌唱家。闻讯赶
来的各地观众挤满了这个并不富裕
的小村庄，“我有个嬢嬢，她挑井
水 来 在 路 边 卖 ， 一 天 挣 了 300 多
元！”那两天的盛况直到现在还深
深刻在王科国的脑海中。

希望靠明星效应吸引游客的当
地旅游部门，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
凡愿意开办的村民，村委免费为他
们置办四五套桌椅。住在村口的王
科国就是那时候开办起农家乐的。

小小一间屋子，几套桌椅，连
招牌也来不及想，旁边还保留着自
己家的农田，王科国的农家乐就这
么毫无章法地开了起来。虽然好花
红艺术节制造了一场轰动的效果，
但游客依然寥寥无几。还好，王科
国不过 30多岁，他有另一份赖以生
存的工作——卖猪肉。这是一份体

力活，每天凌晨三四点，他就必须
起床将处理好的生猪洗干净，然后
运到镇上销售。

王科国知道，之所以能办那场让
人刮目相看的艺术节，完全是因为那
首红了许多年的《好花红》。而这首诞
生于 20世纪初的古老民歌，与王科国
之间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布依寨里的男女老少对唱歌这
门技能似乎无师自通，王科国更有
先天优势。爷爷常给王科国提起自
己 的 光 荣 往 事 ：“1953 年 的 时 候 ，
乡政府叫我们去唱 《好花红》，后
来好花红调就在全国传唱起来了。”

那时，中国作曲家罗宗贤和贵
州省歌舞团的黄江帆、曹玉凤等，
在惠水请王科国的爷爷等人现场演
唱 《好花红》，后又根据好花红调
创作歌词，推出了 《桂花开放幸福
来》，在全国迅速传播。此后，《好
花红》 陆续在全国推广，也在民间
文学遗产抢救中，被收录到 《布依
歌谣集成》 中，还出现在电影 《山
寨火种》 和电视剧 《布依女》 中，
又 被 创 作 成 歌 舞 作 品 登 上 全 国 舞
台，摘得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

王科国遗传了爷爷的好歌喉，每
年“六月六”布依族歌节时，他总会亮
一亮好嗓子。到了 1985年左右，年轻
的王科国便得到县文化馆的培训机
会，并参与到县里组织的文艺宣传队

中，走村串寨四处演唱，《好花红》当
然是他的必唱曲目之一。

不过，王科国在开办农家乐之
前，还没有想过这首民歌能为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直到 2007 年，
他熟悉的歌曲 《好花红》 竟成了这
个村庄的名字，又过了一年，《好
花红调》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随 着 名 字 的 改
变 ， 王 科 国 也 亲 眼 见 证 了 村 寨 变
化。他隐隐感受到，“好花红”三
个字不再仅是一首乡间小曲，已经
成为一种现象，一个品牌。

过了 40岁，王科国不再卖猪肉，
转而专心经营农家乐，过点轻松的
生活。而好花红村也如他期待的那
样，连续几年里迅速改头换面，越来
越像一个旅游景区的模样。

不再经营猪肉生意的王科国多
了 不 少 时 间 ， 也 多 了 一 些 新 的 身
份。《好花红调》 成为国家级非遗
之后，王科国也顺理成章成为非遗
传承人，承担起了教授 《好花红》
的责任。2011年 3月，他换上一身
布依族传统服饰，登上小学课堂的
讲台，他感觉有些奇妙，一时不知
是 《好花红》 在传播他，还是他在
传播 《好花红》。

《好花红调》 曲式简单，演唱
时 可 即 兴 填 词 ， 教 授 起 来 并 不 算
难。王科国断断续续培养出不少年

轻人才，在后来的各种比赛和演出
中，屡获奖项。到了 2017 年，省
文旅厅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好
花红村，与王科国见了一面。

“申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
科国有些惊喜，也有些惊讶，没有
想 到 自 己 年 过 半 百 ， 还 能 有 一 个

“国字头”的新身份。
会熟练运用 《好花红调》 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王科国却萌生了退
居二线的想法。“我店里还有一套
价值 4 万多的音响，平时兴致来了
也会唱上两首，但演出就算了，机
会留给年轻人。”他的笑容里夹杂
着一丝羞怯，“我文化不高，现在
很多年轻人已经比我强了，他们能
熟练地用好花红调唱出党的最新好
政 策 ， 我 怕 我 一 知 半 解 ， 不 敢 乱
唱，闹笑话。”

时间早已过了中午饭点，王科
国的“咆汤农家乐”里没有客人，
游客都进入村庄在花田里拍照、到
古建筑里参观去了。王科国把桌椅
摆放整齐，打扫了一下院落。餐桌
旁的木柜上，摆放了不少他曾经演
出的照片，还有那张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证书。在我们的
强烈要求下，他又羞怯地坐在那张
长椅上，哼唱起不知唱了多少遍的
《好花红》：“好花生在剌藜树，哪
朵向阳哪朵红……”

惠水县好花红村：“好花红”的文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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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乡村好韵味

红旗村的农庄内环境设计十分优美。

兰开军指导村民画画。

王科国的农家乐。


